《锦衣密档》

女锦衣卫沈昭奉命查抄一间私刻书坊，从密档堆里翻出一张十年前的卖身契，落款竟是她如今的上司陆秉文。她压下惊涛骇浪继续查案，却发现书坊只是冰山一角，牵出的是当年整条人口贩卖的暗线。身边同僚各有心思，枕边人真假难辨，她必须在身份暴露前找到真相——可越查越发现，自己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“查案的人”。

第1集 密档惊心

△ 书坊内堂，沈昭一脚踹开暗格，灰尘扑面。
沈昭（冷声）：卫七，把门守死，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。
卫七（压着嗓子）：百户，这书坊明面上是卖书的，暗格里藏的东西可不干净。
沈昭（翻检）：闭嘴，看东西。
△ 沈昭指尖一顿，抽出一张泛黄契纸，上面赫然写着她自己的名字。
沈昭（僵住）：沈昭……十岁，卖身入籍。
卫七（探头）：百户，怎么了？
沈昭（把契纸按在桌上）：这张契，是我自己的。
卫七（愣住）：您、您十岁就被卖了？那落款是谁？
沈昭（一字一句）：锦衣卫指挥使，陆秉文。
卫七（倒退一步）：陆大人？他买您做什么？
沈昭（盯着契纸）：我也想知道，我这条命，什么时候成了他陆家的东西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沈昭迅速将契纸折进袖中。
陆秉文（门外，平静）：找到了吗？
沈昭（背对门口，压着嗓子）：陆大人来得倒快。
陆秉文（跨进门）：书坊封了三日，你头一个进来，我自然要来看看。
沈昭（转身）：大人是怕我翻出什么，还是怕我翻不出什么？
陆秉文（扫过暗格）：暗格开了，契纸呢？
沈昭（面不改色）：空的，只剩几本旧账。
陆秉文（走近一步）：沈昭，你袖子里鼓着的是什么？
沈昭（手按刀柄）：大人要搜下属的身？
陆秉文（停住）：我不搜。我只问你一句——那张契，你看了落款没有？
△ 沈昭瞳孔一缩，手在袖中攥紧契纸。
沈昭（声音发紧）：大人早就知道暗格里有我的卖身契？
陆秉文（转身背对她）：那间暗格，本来就只有你能打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落款之谜

△ 沈昭把卖身契折进袖中，转身出暗格。陆秉文负手立在书坊正堂。
陆秉文（平淡）：查抄的册子都在这儿了？
沈昭（把一摞文书推过去）：账本七册，禁书十二箱，人犯一名。
陆秉文（翻了两页）：暗格里那格，你翻过了？
沈昭（手按袖口）：空了。只剩一层灰。
陆秉文（抬眼）：那格子，锁簧认人。除了你，谁也拉不开。
△ 沈昭指尖一僵，袖中契纸硌着腕骨。
沈昭（压住声）：大人这话，我听着糊涂。
陆秉文（合上册子）：糊涂好。清醒的人，活不长。
沈昭（上前半步）：那大人清醒吗？
陆秉文（转身往门外走）：我替你糊涂了十年，不差这一日。
△ 陆秉文走到门槛处停住，背对着她。
陆秉文（低声）：今晚把宋清和的口供送到我书房。旁人经手，我不放心。
沈昭（盯着他背影）：大人就不怕，我在供词里做手脚？
陆秉文（跨出门去）：你做，我认。
△ 门帘落下。沈昭独自站在满架残书间，缓缓抽出袖中契纸。
沈昭（对着落款，一字一顿）：陆秉文，你把我买下来，然后教我拿刀。
△ 卫七从侧门探头进来，手里捏着一截烧焦的纸角。
卫七（急）：百户，后巷有人烧东西！火堆里抢出这个。
沈昭（接过纸角）：上头有字？
卫七（凑近）：半个“棠”字，还有半个印。
沈昭（眼神一沉）：宋清和关在哪间？
卫七（挠头）：大人吩咐，关在书坊地窖，等提审。
沈昭（把纸角攥进掌心）：不用等了。现在就去。
△ 沈昭大步往地窖方向走，卫七小跑跟上。
卫七（压低声音）：百户，还有件事——裴千户刚才来过，问暗格的事。
沈昭（脚步一顿）：你怎么答的？
卫七（挺胸）：我说我新来的，啥也不知道。
沈昭（看他一眼）：答得好。下回他再问，你还这么答。
△ 地窖铁门拉开，霉味扑面。宋清和靠墙坐着，手腕锁着铁链，竟还笑得出来。
宋清和（眯眼）：沈百户来得比我算的早了半个时辰。
沈昭（蹲下，把纸角拍在他面前）：你烧的什么？
宋清和（低头看了一眼，笑意淡了）：废纸。字刻坏了，留着招祸。
沈昭（逼视）：招谁的祸？
宋清和（往后一靠）：百户，你左肩那块疤，我见过。
沈昭（手一顿）：你说什么？
宋清和（慢悠悠）：十年前，河船上，有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跳了水。那孩子左肩，被船钉划开一道口子。
△ 沈昭猛地揪住他衣领，铁链哗啦作响。
沈昭（牙关发紧）：那个女人，是谁？
宋清和（不躲，反而凑近）：你放我走，我就告诉你，她如今在哪儿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书坊夜审

△ 诏狱刑房，宋清和被锁在木椅上，沈昭将契纸拍在桌上。
沈昭（冷声）：宋清和，这张契纸，你从哪弄来的？
宋清和（笑）：百户大人好眼力，那是旧年赊账的抵押，书坊规矩，白纸黑字。
沈昭（逼近）：赊账？十年前的账，落款却是陆秉文。
宋清和（笑意不减）：陆大人当年管过南城坊市，替人作保，寻常事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作保的凭证，会锁进你书坊暗格？
宋清和（耸肩）：暗格里放什么，我一个卖书的，哪记得清。
△ 沈昭抽刀，刀尖抵住宋清和下颌。
沈昭（一字一顿）：你再绕，我割了你这张会讲故事的嘴。
宋清和（收起笑）：百户，你真想知道？那我问你一句——
宋清和（低声）：你左肩那块疤，我见过。
△ 沈昭刀尖一颤，宋清和眯起眼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在哪见过。
宋清和（靠回椅背）：十年前河船上，一个抱你的女人，左肩也有一块。
沈昭（呼吸一滞）：那个女人，后来呢。
宋清和（笑）：后来船沉了，人没了，只剩这张契纸。
宋清和（补一句）：不过——你活着，说明有人替你换了命。
△ 沈昭收刀，转身要走。
宋清和（在身后）：百户，契纸背面，还有一行小字。
沈昭（停步，不回头）：什么字。
宋清和（一字一顿）：此女不可留，留则祸及满门。
△ 沈昭捏紧刀柄，指节发白。
沈昭（冷声）：谁写的。
宋清和（摇头）：我只管卖书，不管写书。
宋清和（意味深长）：写这行字的人，如今还在锦衣卫里坐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左肩旧疤

△ 书坊后院，阿棠被卫七带到廊下。沈昭将契纸拍在她面前。
沈昭（盯着阿棠）：这纸上的字，你刻过没有？
阿棠（摇头，飞快比划）：我只刻板，不碰契。
沈昭（冷笑）：那落款的墨，为什么混着你刻板用的松烟？
△ 阿棠手指一颤，刻刀从袖口滑落。
阿棠（低头刻字）：你问错人了。
沈昭（俯身）：我左肩有块疤，十年前烫的。
沈昭（一字一顿）：宋清和说我疤的事，你一点不惊讶。
△ 阿棠抬眼，目光直直落在她左肩。
阿棠（刻下四字）：十年前，河船。
沈昭（压住呼吸）：河船……哪条河船？
阿棠（刻字的手在抖）：你娘带你上的那条。
沈昭（攥住她手腕）：我娘是谁？说！
阿棠（抽手，又刻一行）：你娘还活着。
△ 沈昭猛地起身，撞翻廊下茶盏。
卫七（冲进来）：百户！宋清和被人从牢里提走了！
沈昭（回头）：谁提的？
卫七（喘气）：裴千户拿着陆大人的手令。
沈昭（眼神一沉）：裴蕴……他动作倒快。
△ 阿棠忽然拉住沈昭衣袖，塞给她一块刻板。
沈昭（低头看）：这上面刻的是——河神庙的方位？
阿棠（用力点头，又比划）：今夜子时，有人等你。
卫七（凑近）：百户，去不去？
沈昭（将刻板收入袖中）：裴蕴提人，陆秉文给令，阿棠报信。
沈昭（冷声）：三路人马，都冲着我这张契纸来。
△ 沈昭转身，脚步一顿。
沈昭（背对阿棠）：你既知道我娘活着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
阿棠（刻下最后一行字，推到沈昭脚下）：因为等你查到这一步。
△ 沈昭低头，地上刻着——你娘在宫里。
沈昭（瞳孔骤缩）：宫里……
卫七（愣住）：百户，宫里那位，可是——
沈昭（打断，声音发紧）：闭嘴。
△ 院墙外，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。
裴蕴（隔墙朗声）：沈百户，陆大人请你过府一叙。
裴蕴（笑意未达眼底）：带上你手里那张纸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河船遗物

△ 旧档库内，沈昭举灯翻架，卫七守在门口。
卫七（压低嗓子）：百户，这库三年没人动过，灰都能埋人了。
沈昭（抽出一卷）：河船案卷，按年份该在这儿。
△ 沈昭手指划过空档，脸色一沉。
沈昭（冷声）：有人先来一步。
卫七（凑近）：会不会是裴千户？他昨儿还问档库钥匙。
沈昭（合上架板）：钥匙只有三把，陆秉文、我、还有——
△ 库门吱呀推开，裴蕴提灯立在门口。
裴蕴（含笑）：还有我。沈百户，陆大人让我来帮你。
沈昭（不回头）：帮我，还是帮陆大人看我？
裴蕴（踱近）：这话伤人心。河船案卷是陆大人亲手抽走的，十年前就抽了。
沈昭（转身）：你倒知道得清楚。
裴蕴（摊手）：我是副手，副手就是替上司擦灰的人。
卫七（忍不住）：那卷宗里到底写了什么？
裴蕴（瞥卫七一眼）：写了一个船夫、一个妇人，还有一箱没上岸的货。
沈昭（逼视）：妇人姓什么？
裴蕴（笑意收住）：沈百户，查旧案最忌问太细。
沈昭（上前一步）：裴千户，你今夜来，是堵我的嘴，还是递我的刀？
裴蕴（沉默片刻，从袖中抽出一片焦纸）：河船烧了，只留这个。船板上的刻字。
△ 沈昭接过焦纸，就灯辨认。
沈昭（低声念出）：沈——娘——托——
裴蕴（退到门边）：我什么都没给你。天亮之前，这纸必须烧了。
△ 裴蕴背影没入廊影，卫七探头看纸。
卫七（挠头）：百户，这上头第三个字，是不是没刻完？
沈昭（攥紧焦纸）：她刻的时候，船已经在烧了。
卫七（咬牙）：那咱现在去哪儿？
沈昭（吹灭灯）：回书坊。宋清和欠我一个解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裴蕴试探

△ 次日清晨，书坊后院，宋清和正煮茶。
宋清和（提壶）：沈百户来得巧，头道茶刚出味。
沈昭（坐下）：你昨夜没睡。茶壶是热的，眼是青的。
宋清和（笑）：做生意的，睡什么觉。
沈昭（把焦纸拍在桌上）：河船案，你经手过。
宋清和（手一抖，茶水溢出）：这纸……你从哪儿捡的？
沈昭（盯着他）：旧档库。你替谁烧的卷宗？
宋清和（放下壶）：沈百户，有些纸烧了是救人，留着是杀人。
沈昭（一字一句）：我娘在船上。
△ 宋清和笑意僵住，半晌没接话。
宋清和（低声）：你查到这里，已经比当年所有人走得都远。
沈昭（逼问）：当年船上除了我娘，还有谁？
宋清和（别开脸）：一个孩子，一箱账册，还有……陆大人的刀。
沈昭（起身）：陆秉文的刀，砍向谁？
宋清和（摇头）：这话我不能说。说了，你今晚就得死。
△ 院门轻响，裴蕴提着两包点心走进来。
裴蕴（朗声）：宋老板，大清早关着门，做什么亏心事呢？
宋清和（瞬间堆笑）：裴千户说笑，给沈百户送茶罢了。
裴蕴（把点心搁下）：巧了，我也有样东西要送沈百户。
△ 裴蕴从怀中取出一枚旧铜扣，放在桌上。
沈昭（瞳孔一缩）：这是……我娘衣裳上的。
裴蕴（慢条斯理）：我在河滩捡的。十年了，铜锈都没磨平。
沈昭（抓起铜扣）：你在河滩找什么？
裴蕴（笑意淡了）：找一个人。找到了，可惜只剩扣子。
宋清和（打圆场）：裴千户，案子都过去十年了——
裴蕴（打断）：宋老板，有些契，认了就是死罪。人，也一样。
△ 裴蕴转身出门，脚步在门槛上顿了顿。
裴蕴（背对二人）：沈百户，陆大人让我带句话——今晚子时，书坊地底，有你娘要你拿走的东西。
沈昭（追出一步）：裴蕴！你到底替谁办事？
裴蕴（回头一笑）：替活着的人。至于死人，你比我熟。
△ 院门合拢，宋清和脸色发白。
宋清和（声音发紧）：沈昭，别去。地底下埋的不是东西，是十年前没死透的账。
沈昭（攥紧铜扣）：我娘留了扣子，我就得去捡人。
宋清和（一把拽住她手腕）：你听我一句——陆秉文要你拿的，不是遗物，是替死鬼的凭据。
△ 沈昭甩开手，铜扣在掌心硌出血痕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那正好。我这条命，本来就是账上多出来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周嬷嬷的嘴

△ 沈昭推开旧宅院门，周嬷嬷正在廊下择菜。
周嬷嬷（抬头一惊）：小姐？十年了，您头一回踏进这门。
沈昭（径直坐下）：嬷嬷，我娘当年把我卖了，卖给了谁？
周嬷嬷（手一抖）：谁、谁跟您嚼的舌根？没这回事。
沈昭（把铜扣拍在桌上）：这扣子，是我娘贴身之物，您认得。
周嬷嬷（别过脸）：认得又怎样。旧宅的东西，早该烂在土里。
沈昭（声音压低）：陆秉文手里有半块玉佩，我娘留了铜扣。嬷嬷，您还瞒什么？
周嬷嬷（猛地抬头）：玉佩？您见着玉佩了？
△ 周嬷嬷手里的菜撒了一地。
沈昭（逼近）：您知道玉佩的事。说。
周嬷嬷（捡菜的手直抖）：小姐，有些话，说出来我就活不成了。
沈昭（蹲下，与她平视）：您不说，我娘就白死了。
周嬷嬷（老泪滚下来）：谁跟您说您娘死了？她没死！
△ 沈昭僵在原地。
沈昭（嗓子发紧）：她在哪？
周嬷嬷（抹泪）：十年前河船出事那晚，您娘把我叫去，说有人要灭口。
沈昭（一把抓住她胳膊）：灭谁的口？我爹？
周嬷嬷（摇头）：您爹是官家的人，您娘才是知情的那个。
沈昭（一字一句）：所以我被卖，是有人堵我娘的嘴。
周嬷嬷（点头）：拿您当人质。您娘没法子，只能签那张契。
△ 周嬷嬷从怀里摸出半块玉佩，塞进她手心。
周嬷嬷（哽咽）：这半块，您娘让我收着，说等您来问。
沈昭（摊开掌心，玉佩缺了半边）：那另一半呢？
周嬷嬷（攥紧她的手）：在陆大人身上。当年送您进锦衣卫的人，就是他。
沈昭（站起，脸色发白）：陆秉文……他从头到尾都在局里。
周嬷嬷（拽住她衣角）：小姐，还有一句——您娘签契那夜，还有个女孩，跟您一般大，被一并送走了。
沈昭（回头）：谁？
周嬷嬷（嘴唇哆嗦）：我只听见有人喊她……裴家姑娘。
△ 沈昭猛地转身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卫七（探头进来）：百户，裴千户带人把书坊围了，说奉指挥使令，查抄证物！
沈昭（捏紧玉佩）：裴蕴？他倒是比我先到一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半块玉佩

△ 锦衣卫值房，沈昭摊开手掌，铜扣压出的血痕还在。
卫七（探头）：百户，您手怎么了？
沈昭（收掌）：陆大人回衙没有？
卫七（挠头）：回了，一进书房就屏退左右，连裴千户都拦在外头。
沈昭（起身）：正好。我去汇报书坊封条的事。
△ 卫七一把扯住她袖口。
卫七（压低嗓门）：百户，上回您独闯裴蕴的局，卑职腿都吓软了。
沈昭（拨开他手）：软着，别跟来。
△ 陆秉文书房，沈昭推门。案上摊着半块玉佩，断口泛青。
沈昭（盯着玉）：这半块，我见过。
陆秉文（背身）：你见过的那半块，在周嬷嬷手里。
沈昭（上前一步）：大人知道周嬷嬷？
陆秉文（转身）：我知道的事，比你查出来的多。
沈昭（逼近案沿）：那大人知不知道，我娘当年把我卖了，换的是谁活命？
陆秉文（沉默半拍）：你查得越深，死得越快。
沈昭（冷笑）：我十岁就被写进契里，还怕多死一回？
△ 陆秉文把玉佩推到她面前，指尖没离开玉面。
陆秉文（放缓）：拿它去旧宅，周嬷嬷会告诉你后半截。
沈昭（按住玉佩）：大人为什么不自己说？
陆秉文（抽回手）：因为我说了，你就活不到明天。
△ 门外传来裴蕴的脚步声，停在门槛外。
裴蕴（隔门笑）：大人，刑部萧主事求见，说有卷宗要对一对。
陆秉文（对门外）：让他候着。
沈昭（攥紧玉佩，低声）：大人，玉佩另半块在谁身上？
陆秉文（望向门缝）：你猜。
△ 沈昭转身要走，陆秉文忽然抬手，按住她左肩。
陆秉文（极轻）：昭儿，这道疤，别再让第三个人看见。
沈昭（僵住）：大人怎么知道我肩上有疤？
△ 陆秉文松手，退回案后，神色如常。
陆秉文（垂眼）：去旧宅吧。天黑之前，周嬷嬷嘴最松。
△ 沈昭推门出去，正撞上裴蕴探究的目光。
裴蕴（侧身让路，笑）：沈百户手心里，攥的什么宝贝？
沈昭（面无表情）：催命符。
△ 裴蕴笑意一凝，沈昭已擦肩走远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书房对峙

△ 陆秉文书房。沈昭站在案前，半块玉佩攥在手心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大人方才说，那间暗格只有我能打开，这话什么意思。
陆秉文（翻着卷宗，没抬头）：意思就是，锁认人，不认官。
沈昭（上前一步）：十年前我才十六岁，一个书坊暗格，凭什么认我。
陆秉文（合上卷宗）：凭你娘当年把钥匙缝进了你襁褓里。
△ 沈昭手一紧，玉佩硌进掌心。
沈昭（一字一顿）：我娘把我卖了，还给我留钥匙？
陆秉文（抬眼）：卖你的是契，救你的是人，这是两笔账。
沈昭（冷笑）：大人这张嘴，能把黑说成白。
陆秉文（起身，走到窗前）：黑白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活着站在这。
沈昭（逼视）：那我问一句，卖身契上为什么是你的落款。
陆秉文（沉默半拍）：因为当年去领人的，是我。
沈昭（声音发紧）：你把我从谁手里领出来的。
陆秉文（背对她）：从河船上，从一具具尸首中间。
△ 沈昭后退半步，撞到案角。
沈昭（呼吸乱了）：河船……阿棠也刻了这两个字。
陆秉文（转身）：所以我才让你去查旧档，有些事，我开不了口。
沈昭（咬牙）：大人开不了口，那就让我自己撬开。
陆秉文（忽然压低）：昭儿，你父亲的案子，比河船更深。
沈昭（一顿）：我父亲不是殉职吗。
陆秉文（走近一步）：殉职的尸首，不会少一根手指。
△ 沈昭猛地抬头，与陆秉文四目相对。
沈昭（嗓子发哑）：大人到底是谁的人。
陆秉文（极缓）：我是……受人所托的人。
沈昭（追问）：受托之人是谁。
陆秉文（吐出三个字）：你父亲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父名之谜

△ 锦衣卫档房，沈昭翻遍殉职名录，指尖停在一页被裁去的空白上。
卫七（凑近）：百户，这页边口是新的，裁了不到三天。
沈昭（盯着纸茬）：谁借过这卷档？
卫七（挠头）：登记簿上写着……刑部萧主事。
沈昭（眼神一冷）：萧承煜。
△ 身后脚步声响，萧承煜提灯进来，笑意温和。
萧承煜（拱手）：沈百户深夜翻档，可是为令尊的事？
沈昭（不回头）：萧主事裁走的这一页，写的是什么？
萧承煜（走近）：写的是——你父亲不是殉职，是灭口。
△ 沈昭霍然转身，刀鞘撞上桌角。
沈昭（逼视）：你凭什么这么说？
萧承煜（递出一纸旧档）：河船血案，死者十七人，你父亲是暗桩，也是唯一活着下船的人。
沈昭（接过，手微抖）：活着下船，然后呢？
萧承煜（低声）：然后被人补了一刀，尸首没进名录，进了乱葬岗。
沈昭（嗓子发紧）：谁补的刀？
萧承煜（笑而不答）：我师父当年查到这里，第二天就告老还乡了。
沈昭（攥紧旧档）：萧主事今晚来，不是好心送档吧。
萧承煜（踱步）：书坊那卷河船案卷，换这纸旧档。沈百户，公平买卖。
沈昭（冷冷）：我要是不换呢？
萧承煜（停步，侧脸）：那令尊的名字，就永远是个空白。
△ 沈昭将旧档折起收进袖中，抬步擦过他肩侧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档我收下了。书坊案卷——你碰都别想碰。
萧承煜（在她身后笑）：沈百户，你爹当年也这么答应过我师父。
△ 沈昭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刑部交易

△ 沈昭将玉佩收回怀中，起身整了整衣领。
卫七（凑近一步）：百户，萧承煜那老狐狸的话，您真信？
沈昭（系紧护腕）：信一半，剩下那半，得他自己吐出来。
卫七（挠头）：那您单枪匹马去刑部，万一他设套……
沈昭（打断）：所以他更想不到，我会带着东西去。
△ 刑部偏厅，萧承煜亲手斟茶，笑意温和。
萧承煜（推过茶盏）：沈百户来得比我想的早，看来那份旧档，分量够重。
沈昭（没碰茶）：刑部压了十年的卷宗，你一句话就能调出来？
萧承煜（慢条斯理）：卷宗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师父当年经手此案，留了抄本。
沈昭（抬眼）：你师父是谁？
萧承煜（一笑）：先谈正事。书坊那批暗账，换你爹的底细，公道吧？
沈昭（将茶盏推回）：书坊案卷归锦衣卫，你碰不得。
萧承煜（不恼反笑）：沈百户，你爹当年也这么硬气，结果呢？
△ 沈昭指尖在桌沿一叩，声响清脆。
沈昭（压低声音）：我爹的下场，你查得这么清楚，说明你也怕。
萧承煜（笑意一僵）：怕什么？
沈昭（起身）：怕这案子翻过来，先埋的是你师父。
萧承煜（沉下脸）：沈昭，交易不成，那份抄本我烧了便是。
沈昭（走到门口，停步）：烧吧。你烧一份，我手上还有一份——你师父当年写给河船船主的亲笔信。
萧承煜（霍然站起）：不可能！
沈昭（回头）：不信？明日午时，我让人送半页给你过目。
△ 萧承煜盯着她背影，握茶盏的手青筋暴起。
萧承煜（咬牙）：站住。你要什么？
沈昭（不回头）：我要进刑部密档库，查十年前所有河船案的封存底稿。
萧承煜（冷笑）：密档库要主事令牌，我的牌只够开外间。
沈昭（转身）：那就把你的牌，借我用一夜。
萧承煜（沉默片刻，从袖中摸出令牌，拍在桌上）：子时前还回来。出了事，是你私盗。
沈昭（拿起令牌）：放心，我从不连累旁人。
△ 她推门而出，萧承煜盯着茶盏，忽然低声笑了。
萧承煜（喃喃）：沈百户，你爹当年也这么答应过我师父——然后他就死了。
△ 门外，沈昭脚步未停，袖中令牌却攥得发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书坊被封

△ 书坊门外，裴蕴带人贴封条，宋清和被两名番子押着往外走。
沈昭（上前一步）：裴千户，拿人总得有个由头。
裴蕴（抖了抖封条）：刑部移交的案子，书坊藏匿逆党文书——沈百户，你也在移交单上签过字。
宋清和（回头一笑）：沈百户，那字你可别认，我这坊里最值钱的就是旧账本。
沈昭（盯住裴蕴）：我签的是协查，不是查封。
裴蕴（凑近，压低）：陆大人今早被宫里叫走了，你最好别在这节骨眼上出头。
△ 裴蕴一挥手，番子推着宋清和往外走。
沈昭（拦住去路）：宋清和，河船那卷东西，你放哪了？
宋清和（笑意淡了）：沈百户，有些卷宗，谁碰谁死——我劝你当没见过。
裴蕴（冷冷）：带走。
△ 宋清和被押上马车，车帘落下前他手指在窗框上敲了三下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三下……暗格？
△ 阿棠从巷口冲过来，一把攥住沈昭的手腕，往她掌心塞了块刻板。
沈昭（翻看）：今夜子时，河神庙——谁让你送的？
阿棠（摇头，飞快比划，又指指自己耳朵）——
沈昭（抓住她手）：你听见裴蕴跟谁说话了？
△ 阿棠重重点头，指尖在沈昭掌心又划出两个字：陆府。
沈昭（脸色一变）：陆秉文的人，也在找那卷宗。
△ 阿棠忽然把沈昭往墙后一拽，一辆马车从街口疾驰而过。
沈昭（贴着墙，低声）：车里坐的是谁？
阿棠（在墙上刻下三字）：萧、承、煜。
沈昭（眯眼）：他刚从我这拿走旧档，转头就来封书坊——萧承煜，你到底要盖住什么？
△ 阿棠又塞给她一样东西，是半截烧焦的卷绳。
沈昭（捏紧卷绳）：这是档案库的火绳……有人抢在我前面烧了卷宗。
△ 巷口传来脚步声，裴蕴去而复返，正朝这边张望。
沈昭（把刻板和卷绳塞进袖中，压低）：阿棠，你先回刻坊，别让人看见你跟我说话。
阿棠（扯住她袖子，急得摇头）——
沈昭（拂开她的手）：听话。子时之前，你哪都别去。
△ 阿棠咬着唇退进巷影里，裴蕴的靴声越来越近。
裴蕴（在巷口站定，扬声）：沈百户？还没走啊。
沈昭（从墙后转出，面无表情）：裴千户落了东西？
裴蕴（笑）：落了句话——今晚子时，河神庙那地方，风大。
△ 沈昭瞳孔一缩，袖中指尖捏紧了那半截火绳。
裴蕴（转身，慢悠悠补一句）：去不去，沈百户自己掂量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河神夜会

△ 河神庙内，残烛摇曳，神像半张脸隐在阴影里。沈昭推门而入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裴蕴，出来。
△ 殿中无人应声，只有供桌下一双绣鞋缓缓移出。
沈昭（手按刀柄）：再不出来，我拆了这座庙。
周嬷嬷（从神像后跪出，老泪纵横）：小姐，老奴等这一天，等了十年。
沈昭（怔住）：嬷嬷？你怎么会在这儿。
周嬷嬷（膝行两步）：裴千户的话是老奴托他递的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肯来。
沈昭（蹲下身，刀未离手）：书坊被抄，阿棠失踪，你倒会挑时候露面。
周嬷嬷（抓住她袖口）：阿棠没事，老奴把她藏进了城隍庙。小姐，你听我说——
沈昭（打断）：十年前你亲口说我娘把我卖了。现在又跪在这儿，哪句是真的。
周嬷嬷（从怀里摸出半块玉佩）：你娘卖你，是为了让你活。
△ 沈昭盯着那半块玉佩，指尖一颤。
沈昭（声音发紧）：另半块呢。
周嬷嬷（抬头）：在陆大人身上。当年河船出事那夜，你娘把玉佩掰成两半。
沈昭（站起身，背过脸）：河船。你终于肯提河船了。
周嬷嬷（伏地）：小姐，你娘没死。
△ 沈昭猛地转身，烛火被带得一晃。
沈昭（一字一顿）：再说一遍。
周嬷嬷（叩首）：她入宫了。顶的是裴蕴妹妹的名字。
沈昭（攥紧玉佩）：裴蕴的妹妹……那裴蕴知不知道。
周嬷嬷（摇头）：他只知道妹妹死了。小姐，宫里有人等着你自投罗网。
沈昭（冷笑）：所以我查到现在，每一步都踩在别人铺好的路上。
周嬷嬷（急切）：今夜子时是最后的机会，宫门换防，你娘托人递出话来——
△ 庙外忽起一阵马蹄声，由远及近。
沈昭（一把将周嬷嬷按到神像后）：别出声。
△ 庙门被踹开，火光涌入。裴蕴提灯站在门槛外。
裴蕴（扫视殿内）：沈百户，我说过今晚风大。
沈昭（从阴影里走出，面色如常）：裴千户也来拜神？
裴蕴（提灯照向她手中）：拜神攥着半块玉？沈百户，你手心出汗了。
△ 沈昭缓缓摊开手掌，玉佩在火光下泛着冷光。
裴蕴（笑容僵住）：这玉……我见过。
沈昭（逼近一步）：在哪儿见过。
裴蕴（声音陡然压低）：在我妹妹的棺里。沈昭，你到底是什么人。
△ 灯油将尽，火苗猛地一跳，照亮裴蕴通红的眼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嬷嬷吐真

△ 河神庙内，烛火将灭。周嬷嬷仍跪在地上，沈昭没有扶她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您跪了十年，膝盖不疼？
周嬷嬷（抬头）：疼。可比起你娘受的，这不算什么。
沈昭（俯身逼视）：那就说清楚——当年被卖进宫的，到底是谁？
周嬷嬷（攥紧衣角）：你娘只生了一个闺女，就是你。
沈昭（一怔）：可我活得好好的，宫里那个又是谁？
周嬷嬷（闭眼）：那晚河船上，还有一个女孩，跟你同岁。
沈昭（声音发沉）：她顶了我的名字？
周嬷嬷（点头）：你娘把你塞进我怀里，让我带你走。
沈昭（攥拳）：那个女孩呢？
周嬷嬷（哽咽）：第二天一早就被抬进宫，再没出来过。
沈昭（顿住半拍）：她叫什么？
周嬷嬷（迟疑）：姓裴，小名阿蕴。
沈昭（猛地抬头）：裴蕴的妹妹？
周嬷嬷（惊惶）：你怎么知道裴千户……
沈昭（一字一句）：因为裴蕴今天问我，他妹妹的卖身契在谁手上。
△ 周嬷嬷一下瘫坐在地，烛火被带得晃了晃。
周嬷嬷（颤声）：他找来了……他到底还是找来了。
沈昭（上前一步）：当年经手的人，是谁？
周嬷嬷（低头）：我只管抱你走，别的，我一个老婆子哪敢问。
沈昭（逼近）：那我娘呢？她为什么没走？
周嬷嬷（别开脸）：你娘……替你上了那艘船。
沈昭（沉默半拍）：船沉了，她也没了，是不是？
周嬷嬷（摇头，声音发紧）：没沉。船是被人凿的，你娘让人捞走了。
沈昭（手按刀柄）：谁捞的？
周嬷嬷（抬眼看她）：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可你左肩那道疤，是那晚磕在船帮上留下的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您还记得这个。
周嬷嬷（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）：我还记得这个。
△ 周嬷嬷摊开手掌，掌心是一枚铜钥，锈得发黑。
周嬷嬷（把铜钥塞进她手里）：这是你娘塞进我怀里的，说等你长大再给。
沈昭（捏紧铜钥）：她有没有说，这钥匙开哪把锁？
周嬷嬷（摇头）：她只说了一句——别让昭儿认那把锁。
沈昭（盯着铜钥）：不认锁，那认什么？
周嬷嬷（突然抓住她手腕）：认人。你娘说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钥匙的用处。
沈昭（急问）：谁？
周嬷嬷（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）。
△ 庙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周嬷嬷猛地收声，脸色发白。
沈昭（拔刀半寸）：说。
周嬷嬷（几乎气声）：陆秉文。
沈昭（刀锋一顿）：又是他。
周嬷嬷（死死攥住她袖子）：小姐，别信他，也别不信他——你娘把命押在他身上过。
△ 庙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卫七冲进来，满脸是汗。
卫七（喘着气）：百户！书坊地底挖出东西了！
沈昭（回头）：挖出什么？
卫七（声音发抖）：一整箱名册，第一页写着您的名字，后头跟着两个字——
卫七（咽了口唾沫）：未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裴蕴之妹

△ 河神庙外火把散尽，沈昭从神像后走出，手里攥着半块玉佩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顶我的名进宫，三天就没了……那女孩是谁家的？
△ 沈昭回到卫所，卫七迎上来递过一页纸。
卫七（压着嗓子）：百户，您让我查的旧档，我翻着了——十年前入宫顶替的，姓裴。
沈昭（瞳孔一缩）：裴？哪个裴？
卫七（咽了口唾沫）：裴蕴千户家，他亲妹妹，裴小婉。
沈昭（手指收紧）：裴蕴从来没提过他有个妹妹。
卫七（凑近半步）：档案上写的是暴毙，可仵作那栏是空的，连验都没验。
沈昭（冷声）：没验就下葬，谁签的？
卫七（翻过纸页）：签的是……当年的内廷司正，名字被人用墨涂了。
△ 沈昭将纸折起塞入袖中，转身往外走。
卫七（跟上）：百户，去哪儿？
沈昭（不停步）：裴府。我得亲口问他，他妹妹是怎么死的。
△ 裴府后巷，沈昭刚拐过墙角，裴蕴从阴影里走出来，拦住去路。
裴蕴（笑不达眼底）：沈百户，深夜造访，是查案还是叙旧？
沈昭（直视他）：裴千户，你有过一个妹妹吗？
△ 裴蕴脸上笑意寸寸褪去，手指搭上刀柄。
裴蕴（声音沉了）：你从哪听来的？
沈昭（不退）：她顶了我的名字进宫，三天就死了。
裴蕴（上前一步）：沈昭，有些事你翻出来，死的就不止一个。
沈昭（冷笑）：那你告诉我，我该翻哪一页？
△ 裴蕴沉默片刻，忽然松开刀柄，从怀里摸出一枚旧铜钱。
裴蕴（摩挲铜钱）：小婉进宫那天，塞给我这个，说宫里有个姓陆的会照应她。
沈昭（一顿）：姓陆的？
裴蕴（红着眼笑）：三天后她死了，姓陆的照应到了哪去？
△ 裴蕴将铜钱按进沈昭掌心。
裴蕴（一字一句）：我查了十年，只查到一件事——她死前见过你娘。
沈昭（攥紧铜钱）：我娘在哪？
裴蕴（转身走入暗处）：你手上的卖身契，不止一张。去问陆秉文，另一张写着谁的名字。
△ 裴蕴的身影消失在巷尾，沈昭低头看掌心铜钱，钱孔里嵌着一粒干涸的血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两张契……另一张，是小婉的。
△ 暗处，一双眼睛盯着沈昭手中的铜钱，悄然退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双契并现

△ 次日清晨，沈昭推开陆秉文书房门，将两样东西拍在案上——半块玉佩与那枚铜钱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陆大人，裴小婉的卖身契，是不是也在你手上？
陆秉文（缓缓放下茶盏）：你见裴蕴了。
沈昭（逼近）：回答我。
陆秉文（起身，从书架暗格取出一只木匣）：第二张契，我替你留了十年。
△ 陆秉文打开木匣，取出一张泛黄契纸，落款处赫然写着“裴小婉”三字。
沈昭（盯着契纸）：你经手了两张卖身契，一张是我的，一张是裴蕴妹妹的。
陆秉文（平静）：是。
沈昭（声音发紧）：为什么？
陆秉文（把契纸推到她面前）：因为当年要买两个女孩进宫的人，不止一个。
沈昭（皱眉）：什么意思？
陆秉文（顿了顿）：你娘拿你换小婉，是想让裴家绝后，还是想保你？
沈昭（一震）：你说什么？
陆秉文（背过身）：你娘当年求我，说裴家那个女孩不能进宫，否则裴家满门都得死。
沈昭（追问）：所以她让我顶替？
陆秉文（转身看她）：是你娘让我把你买下来，藏进锦衣卫。
沈昭（退后半步）：那裴小婉为什么还是死了？
陆秉文（闭了闭眼）：因为有人比我先一步，把她送进了宫。
沈昭（一字一顿）：谁？
△ 陆秉文沉默，目光落在案上那枚铜钱上。
陆秉文（低声道）：铜钱上的血，是裴小婉死前咬破手指按的。她留了一句话。
沈昭（攥紧铜钱）：什么话？
陆秉文（看着她）：她说，姐姐，别查了——宫里的水，漫得过人头。
△ 沈昭将两张卖身契并排放好，指尖划过两个名字。
沈昭（声音冷下来）：两张契，两个女孩，一个死了，一个活了。陆大人，你说我该信你哪一句？
陆秉文（忽然上前一步）：沈昭，你娘替你挡的那一刀，刀口本该落在小婉身上。
沈昭（抬头）：我娘现在在哪？
陆秉文（退开，声音很轻）：在宫里。浣衣局，瞎了眼，还活着。
△ 沈昭猛地转身冲出门，陆秉文伸手想拦，只碰到她衣袖。
陆秉文（低声）：昭儿，进宫之前——先想清楚，谁在等你自投罗网。
△ 门外，卫七脸色发白地举着一封密信。
卫七（声音发抖）：百户，宫里刚传出来的——浣衣局有个瞎眼婆子，今早被人带走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挡刀旧事

△ 陆秉文值房，烛火将尽。沈昭把密信拍在案上。
沈昭（压着火）：卫七刚走。浣衣局那个瞎眼婆子，被萧承煜的人提走了。
陆秉文（抬眼）：比我想的快了半日。
沈昭（逼近）：你早知道会有这一手，还让我在书房耗着？
陆秉文（起身）：耗你半个时辰，我调了东厂三道暗哨，只回来一个。
△ 陆秉文解开袖扣，小臂上一道旧疤翻着新肉。
沈昭（目光一顿）：谁砍的？
陆秉文（淡淡）：你娘挡刀那晚，我就在船上。
沈昭（声音发沉）：说下去。
陆秉文（背过身）：十年前河船血案，萧承煜他爹是主审，我是递刀的。
沈昭（一字一顿）：你递的刀，落在我娘肩上？
陆秉文（转身）：刀本该落你身上。你娘扑过来，用左肩接的。
△ 沈昭手按刀柄，指节发白。
沈昭（冷笑）：所以你留我在锦衣卫十年，是赎罪？
陆秉文（摇头）：是看住你。你娘没死，萧家就没敢动你。
沈昭（逼视）：那今天为什么动？
陆秉文（沉默半拍）：因为你查到了卖身契。
△ 门外传来急促叩门声。卫七推门而入，浑身是泥。
卫七（喘着气）：百户，提人的马车没回刑部。
沈昭（回头）：去哪了？
卫七（咽了口唾沫）：半路改道，奔着河神庙去了。
陆秉文（脸色一变）：河神庙底下，埋着当年的人证。
沈昭（握刀）：萧承煜要灭口。
陆秉文（按住她手腕）：你一个人去，就是送人头。
沈昭（甩开）：我娘要是死在那，我这十年白活。
△ 陆秉文从怀中摸出半块玉佩，塞进她掌心。
陆秉文（低声）：拿着。你娘认得这个。
沈昭（攥紧玉佩）：你欠她的，回来再算。
陆秉文（在她身后）：昭儿——河神庙的暗门，在香案底下第三块砖。
△ 沈昭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
卫七（追出去）：百户，我跟你去！
沈昭（头也不回）：你留下，盯死萧承煜的府门。
△ 院门外，一道黑影贴着墙根疾退。
陆秉文（望向黑影方向，低声）：来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宫中暗线

△ 沈昭夺过密信，扫一眼，转身大步往马厩走。
卫七（小跑跟上）：百户，宫门还有半个时辰落锁——
沈昭（头也不回）：那就半个时辰办完。
卫七（一把拽住缰绳）：你单枪匹马进去，万一那婆子是个饵呢？
沈昭（翻身上马）：是饵我也咬。松手。
△ 卫七咬牙跃上另一匹马，紧追出巷。
卫七（并辔而行）：属下跟您进去，出了事，好歹有人递句话出来。
沈昭（压低声音）：进宫之后，你只认我一人。谁问都答不知道。
卫七（点头）：明白。
△ 两人换下腰牌，混入运炭车马，从西华侧门入宫。
△ 浣衣局偏院，井台边晾满湿衣，一个老妇正摸索着往盆里搓布。
沈昭（走近，嗓子发紧）：嬷嬷。
周嬷嬷（手一顿）：谁？
沈昭（蹲下身）：您怎么会在这儿？
周嬷嬷（摸到她袖口，猛地攥住）：昭儿？你怎么进来了——谁放你进来的？
沈昭（低声）：没人放。我自己闯的。
周嬷嬷（急得拍她手背）：傻孩子！这院里昨夜多了三个生面孔，专盯着我。
沈昭（目光扫向院墙）：那您跟我走。
周嬷嬷（摇头，手抖）：走不了。他们等的不是我。
沈昭（一顿）：等谁？
周嬷嬷（凑近她耳边）：等你。有人算准了你会来。
△ 院门外传来靴声，卫七从墙角闪出，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卫七（气声）：百户，东边来人了，腰牌是刑部的。
沈昭（扶起周嬷嬷）：从西边角门，快。
周嬷嬷（死死按住她手）：先听我说——你娘没瞎透，她看得见一半。
沈昭（一震）：什么意思？
周嬷嬷（急促）：她装瞎装了十年，就为等你来。可今天带走她的，不是宫里的人。
沈昭（攥紧拳）：是谁？
周嬷嬷（嘴唇哆嗦）：穿飞鱼服的。领头的，自称姓裴。
△ 沈昭缓缓抬头，院墙外，一道人影正立在月洞门下。
裴蕴（缓步走出，笑）：沈百户，好巧。我来接嬷嬷换个清静地方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母亲遗言

△ 浣衣局偏房，沈昭母亲摸索着塞给她一枚铜钥。
沈昭母亲（气若游丝）：昭儿，拿着……别回头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娘，我带你走。
沈昭母亲（摇头）：走不了。他们用我钓你，饵不动，钩不收。
沈昭（攥紧铜钥）：谁设的局？
沈昭母亲（喘）：你爹当年查河船，查到一半被人换了档。换档的人，如今坐在刑部。
沈昭（一顿）：萧承煜？
沈昭母亲（抓紧她手腕）：不止他。还有一个，在你身边穿飞鱼服的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裴蕴？
沈昭母亲（喉咙发紧）：他妹妹……是我亲手送进宫的替身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沈昭母亲猛地把铜钥往她掌心一按。
沈昭母亲（急促）：昭儿，快走，他们在等你自投罗网。
沈昭（不动）：娘，一起。
沈昭母亲（用尽力气推她）：我活着，就是你的软肋。娘替你拔了。
△ 沈昭母亲嘴角渗血，头一歪，手垂落。
沈昭（跪地，无声张口）：娘——
△ 门被推开，萧承煜站在门口，缓缓鼓掌。
萧承煜（笑）：母女重逢，真是感人。
沈昭（抬头，眼里无泪）：萧主事，来得正好。
萧承煜（踱步）：铜钥拿到了？省得我再翻一遍尸。
沈昭（站起）：你就不怕我此刻杀了你？
萧承煜（抖开一纸文书）：杀我之前，先看看这个——你母亲十年前签的入宫契，经手人写的是你爹。
沈昭（瞳孔一缩）：你说什么？
萧承煜（折起文书）：你爹不是殉职，是替人顶了拐带宫女的死罪。顶的那个人，姓陆。
△ 沈昭握铜钥的手，指节发白。
萧承煜（转身）：明日午时，刑部大堂，我等你来对质。不来，这契就贴满京城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萧承煜现形

△ 刑部偏厅，烛火摇曳。萧承煜摊开两枚铜钥，并排放在桌上。
萧承煜（慢条斯理）：一模一样。一枚开锦衣卫密库，一枚开刑部铁柜。
沈昭（冷）：你引我来，就为看两把钥匙？
萧承煜（笑）：为让你选。选错一把，你爹的案子就永远翻不了。
沈昭（上前一步）：我爹的案子，你动过手脚。
萧承煜（不否认）：我改过一行字。把“灭口”改成“殉职”——你该谢我，让你体面了十年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为什么？
萧承煜（起身）：因为你爹当年查的河船案，船上装的是给太子的私盐。查到底，半个朝堂都得掉脑袋。
沈昭（一顿）：所以你杀了整船人。
萧承煜（摇头）：我接的手。下令的，是你最信的那位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陆秉文？
萧承煜（凑近）：他保你，是因你娘替他挡过一刀。可刀是他让人砍的——苦肉计。
沈昭（退半步）：你凭什么让我信？
萧承煜（推过一枚铜钥）：凭这个。密库里有一封陆秉文的绝笔，写着他怎么卖的你。
△ 沈昭伸手，指尖刚碰到铜钥。
萧承煜（突然按住）：等等。你开哪把锁，哪把锁就是死路。
沈昭（抬眼）：什么意思？
萧承煜（松开手，笑）：意思是我也不知道哪把是真的。但陆秉文知道。
沈昭（攥紧铜钥）：他在哪？
萧承煜（转身走向暗门）：诏狱最底层。去晚了，他可能已经“自缢”了。
△ 暗门合拢，厅里只剩沈昭一人与两枚铜钥。
沈昭（对着门外）：卫七。
卫七（闪入）：百户！
沈昭（把一枚铜钥抛给他）：你带人去刑部密库，我下诏狱。
卫七（接钥）：要是假的呢？
沈昭（往外走）：假的，也得有人去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铜钥之锁

△ 诏狱石阶，火把摇曳。沈昭换了一身狱卒短打，压着帽檐往下走。
卫七（压低声音）：百户，密库那边我让两个生面孔盯着，钥匙还没动。
沈昭（脚步不停）：刑部的人到了没有？
卫七（跟上）：到了三拨，都在门口转，没人敢先开锁。
沈昭（顿步）：萧承煜要的就是别人先开——谁开谁背锅。
卫七（咬牙）：那咱们抢在他前头。
沈昭（继续下行）：密库的锁孔有两道槽，你看见没有？
卫七（一愣）：没细看。
沈昭（声音发沉）：那锁认双钥，单开一把，里头自毁。
△ 卫七猛地停住，火把光在他脸上跳了一下。
卫七（低骂）：姓萧的拿咱当替死鬼。
沈昭（回头）：所以我下诏狱，你回密库——等我敲墙三下，你再插钥。
卫七（攥紧铜钥）：三下，记住了。
△ 沈昭独自走到最底层，铁栅后靠墙坐着一个人影，浑身血污。
陆秉文（抬眼，哑声）：你来得比我算的早半刻。
沈昭（蹲下，隔着铁栅）：萧承煜说，你知道哪把铜钥是真的。
陆秉文（咳笑）：两把都是真的，也两把都是假的。
沈昭（手扣铁栅）：说人话。
陆秉文（盯住她）：真正的锁不在刑部密库，在书坊地底。这两把，一把开柜，一把开死路。
沈昭（瞳孔一缩）：柜里是什么？
陆秉文（声音低下去）：是你娘当年没送出去的东西。
沈昭（猛地起身）：密库里那封信——
陆秉文（截断）：信是我写的，但我一个字都不敢多写。写多了，你活不到今天。
沈昭（盯他半晌）：你保我十年，就为等我来开这把锁？
陆秉文（闭眼）：不，是为了让你亲手锁上它。
△ 沈昭转身要走，陆秉文突然伸手抓住铁栅。
陆秉文（急促）：昭儿，柜子开了先别碰信——先看柜底。
沈昭（回头）：柜底有什么？
陆秉文（松手，靠回墙上）：有你父亲的军牌。
沈昭（低声）：我父亲不是殉职。
陆秉文（苦笑）：他殉的是我。走吧，卫七那边该等急了。
△ 沈昭快步离开，铁栅后陆秉文的手指在血地上划了三道痕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绝笔真相

△ 刑部密库外，卫七贴着门听动静。沈昭从暗处闪出。
卫七（急迎）：百户，里头有翻箱子的声，不是咱们的人。
沈昭（抬手）：别动。先听。
△ 库内传出裴蕴的声音，隔着门闷闷的。
裴蕴（库内，冷笑）：陆大人把钥匙藏得再深，也架不住有人替他开。
沈昭（眼神一冷）：裴蕴。
卫七（低声）：他怎么会在这儿？
沈昭（贴门）：他一直在等陆秉文落网，好来捡现成的。
△ 沈昭抬手，在铁门上敲了三下。
卫七（惊）：现在开？
沈昭（已经插钥）：他替咱们试过了，锁没毒。
△ 铁门轰然推开，裴蕴正站在铁柜前，手里捏着半封信。
裴蕴（转身，不慌）：沈百户，来得正好。这信，我替你拆。
沈昭（逼近）：放下。
裴蕴（晃信纸）：陆秉文绝笔——你猜他写没写你娘的下落？
沈昭（拔刀）：我数三下。
裴蕴（笑）：一、二——你数不完了。
△ 裴蕴猛地将信纸往火盆里一送，沈昭一刀挑开火盆，信纸半焦落地。
沈昭（踩住信纸）：卫七，锁门。
卫七（横刀挡门）：裴千户，得罪了。
裴蕴（退到柜边，摊手）：你们真以为这信是写给你的？落款看清楚了。
△ 沈昭低头，焦边信纸上落款不是陆秉文三字，而是“沈氏遗笔”。
沈昭（声音发紧）：这是我娘的笔迹。
裴蕴（一字一句）：陆秉文替你娘藏了十年信，他根本不是保你——他是在等你娘回来认领。
沈昭（攥信，指节发白）：我娘在哪？
裴蕴（从袖中抽出一角浣衣局的腰牌，扔在地上）：宫里。可你进得去，未必出得来。
△ 沈昭捡起腰牌，翻过来，背面刻着一个小小的“昭”字。
裴蕴（转身推窗）：对了，柜底还有件东西，陆秉文没告诉你吧？
沈昭（抬头）：什么？
裴蕴（跨上窗台，回头）：你爹的军牌——背面刻的是萧承煜的名字。
△ 裴蕴跃窗而走，卫七要追，被沈昭一把按住。
卫七（急）：百户，追啊！
沈昭（将军牌从柜底摸出，翻面）：先看这个。
△ 火把光下，军牌背面四个字清晰可辨——萧承煜押。
沈昭（攥紧军牌，声音冷得像铁）：卫七，备马。
卫七（愣）：去哪？
沈昭（将腰牌与军牌一并收入怀中）：浣衣局。我倒要看看，我娘还认不认得这块牌子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3集 暗线入宫

△ 宫墙下，沈昭换了一身浣衣局宫装，卫七牵马等在巷口。
卫七（压低嗓）：百户，宫里不比外头，您这腰牌一露就是死罪。
沈昭（系紧袖口）：不露腰牌，我就只是个送衣裳的。
卫七（递过木牌）：浣衣局杂役柳氏，名字我编的，牌子是真的。
沈昭（接过）：你在外头守着，两个时辰我不出来，你就回衙报我失踪。
卫七（攥拳）：百户——
沈昭（打断）：这是命令。
△ 沈昭低头穿过宫门，混进浣衣局晾衣的宫人堆里。
管事嬷嬷（挥鞭）：都愣着干什么？西廊的衣裳今日必须收完！
沈昭（低头搬衣，低声）：嬷嬷，柳氏今日当值，她人在哪？
管事嬷嬷（斜眼）：柳氏？那个瞎婆子？病了三天，躺在柴房等死呢。
沈昭（手上一顿）：我去送碗热水。
管事嬷嬷（嗤笑）：送吧，反正也没人管她死活。
△ 柴房昏暗，一个瞎眼妇人蜷在草堆上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膝头摸索。
沈昭（蹲下，声音发紧）：老人家，我来给您送水。
沈母（不接碗，手突然攥住她手腕）：这手……虎口有茧，是练刀的。
沈昭（一震）：您……
沈母（另一只手摸上她左肩，停住）：这块疤，是七岁那年烫的。你娘给你敷药，你咬了她一口。
△ 沈昭碗落地，水泼了一地。
沈昭（哽咽）：娘，是我，我是昭儿。
沈母（浑身发抖，猛地推开她）：走！你快走！
沈昭（抓住她手）：娘，我查了十年，我不会走！
沈母（压着嗓子，字字发颤）：他们留着我这条命，就是为了等你来。
沈昭（愣住）：等我？
沈母（摸到她腰间军牌，脸骤变）：这牌子……你怎么会有这牌子？
沈昭（低声）：爹的。背面刻着萧承煜的名字。
△ 沈母手一抖，整个人往后缩进草堆里。
沈母（嘶声）：不对！你爹的军牌，十年前就跟着他沉进河底了——
沈母（抓住她衣襟）：这牌子是假的，是钩子！昭儿，有人在钓你上钩！
△ 门外，脚步声由远及近。管事嬷嬷的声音陡然变得恭敬。
管事嬷嬷（赔笑）：萧大人，柴房就在前头，人一直在里头关着。
沈昭（猛地抬头，眼底发寒）：萧承煜……他亲自来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4集 名录为证

△ 大殿之上，沈昭跪呈名录，萧承煜立于阶下。
萧承煜（拱手）：陛下，此女身份存疑，名录亦可伪造。
沈昭（抬头）：伪造？第一页有先父军牌为凭，背面刻着萧主事的大名。
萧承煜（冷笑）：一块旧铁牌，能证什么？
沈昭（从怀中取牌，高举）：证你当年押送河船，灭口三十二人，一个不剩。
萧承煜（脸色微变，随即抚掌）：编得动听。可你连自己是谁，都说不清。
沈昭（一字一句）：我是沈家女，河船上活下来的那一个。
萧承煜（逼近一步）：那你娘呢？一个瞎眼妇人，能替你作证？
△ 殿门沉重推开，陆秉文浑身是血，一步步踏入。
陆秉文（跪倒，声音沙哑）：臣，愿以命作证。
萧承煜（猛地回头）：陆秉文，你疯了？
陆秉文（抬眸，血顺着额角淌下）：十年前河船血案，人是我奉命卖的，刀是他萧承煜下的。
萧承煜（失声）：你血口喷人！
陆秉文（喘）：我留了名录，留了军牌，还留了一条命——就等今天。
△ 萧承煜袖中短刃出鞘，扑向陆秉文。
卫七（拔刀跃出）：护住陆大人！
△ 刀光相击，萧承煜被卫七逼退两步。
沈昭（起身挡在陆秉文身前，盯住萧承煜）：萧主事，你灭得了河船三十二条命，灭不了我手里这一页纸。
萧承煜（踉跄后退，狞笑）：好，好一个沈昭——你以为赢了我，你就干净了？
△ 萧承煜从怀中摸出另一卷旧契，抖开。
萧承煜（举契狂笑）：看看这个！你娘当年，也是我萧家的卖身奴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5集 锦衣归位

△ 大殿之上，萧承煜被两名金吾卫按跪在地，手中旧契飘落。
沈昭（捡起旧契，冷声）：萧主事，你萧家的卖身契，保不了你的命。
萧承煜（仰头大笑）：保不了？沈昭，你娘签的是死契，你生下来就是萧家的奴——
陆秉文（撑剑起身，嗓音沙哑）：萧承煜，那契上的指印，是你逼她按的。
萧承煜（笑容一僵）：陆秉文，你一个将死之人，血口喷人！
陆秉文（一步步走近）：当年河船上，你砍断她手腕逼她画押，我亲眼所见。
沈昭（猛地转头看向陆秉文）：你也在船上？
陆秉文（停住，避开她目光）：我奉命去收尸，捞上来一个活口——你娘。
萧承煜（嘶声）：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！为什么保她十年！
陆秉文（转头直视萧承煜）：因为她求我，别让女儿知道，她娘是个逃奴。
△ 沈昭攥紧旧契，指节发白。
沈昭（压着嗓子）：我娘……逃了十年，你替她瞒了十年。
陆秉文（低声）：臣欠她一条命，还你一条命，两清了。
沈昭（别开脸，片刻后回正）：不清。她人在哪，你告诉我。
△ 陆秉文从怀中摸出那半块玉佩，放到沈昭掌心。
陆秉文（气息渐弱）：浣衣局，第三口井边……她眼睛，看不见了。
沈昭（攥住玉佩，转身下令）：卫七，备马，进宫！
卫七（收刀抱拳）：是！
△ 陆秉文踉跄一步，单膝跪地，血从指缝渗出。
陆秉文（抬头）：沈昭——接旨。
沈昭（回身跪地）：臣在。
陆秉文（一字一顿）：圣上有旨，萧承煜谋逆，即刻收监；锦衣卫指挥使一职，由沈昭接掌。
萧承煜（挣扎）：不可能！圣上怎会——
陆秉文（打断，冷笑）：圣上还说了句，河船案三十二条命，该有个交代了。
△ 萧承煜瘫软在地，被金吾卫拖出殿外。
沈昭（起身，看向陆秉文）：你早就拟好了旨，就等今天。
陆秉文（笑了一下，缓缓闭眼）：去接你娘吧……别让她再等十年。
△ 沈昭转身奔出大殿，殿外晨光刺目。
卫七（追出两步）：大人！那陆大人他——
沈昭（没有回头，声音发紧）：他死不了。我娘还没见着他呢。
△ 沈昭翻身上马，怀中玉佩与卖身契各贴一侧。
沈昭（低声，像是说给自己）：娘，昭儿来了。
△ 一骑绝尘而去，殿内陆秉文被卫七扶起，地上那卷萧家旧契被风卷起一角。
△ 午后，沈昭案头送来新一摞密档。她随手翻开第一页——
△ 纸上赫然是阿棠的画像，旁附卖身契一份，落款处三个字：沈昭。
沈昭（手指顿住，缓缓抬头）：阿棠……你又是谁家的人？
△ 窗外，书坊方向升起一道细细的青烟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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